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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一
篇
談
製
作
小
提
琴
的
文
章
，
其
流
程
的
漫
長
繁
複
讓
人
感
嘆
，
感
到
與

為
人
成
事
也
是
一
理
的
。

首
先
是
選
料
，
木
料
要
選
經
風
沐
雨
的
良
桐
，
因
為
只
有
歲
月
的
洗
禮
才
能

撥
弄
出
人
間
的
絕
響
。
選
好
材
料
後
，
要
在
陽
光
下
靜
置
風
乾
兩
年
，
讓
陽
光
注

入
，
讓
水
分
蒸
發
。
此
後
，
再
將
木
料
置
於
密
不
見
光
的
幽
室
中
，
擱
上
四
五
年

。
如
同
一
位
參
禪
的
大
師
，
先
要
面
壁
數
載
，
韜
光
養
晦
，
將
苦
難
咀
嚼
，
讓
歲

月
昇
華
。
然
後
才
能
天
目
洞
開
。
因
為
黑
暗
中
才
能
更
容
易
見
到
天
堂
，
寂
靜
中

才
能
聽
見
梵
音
。
經
如
此
的
歷
練
後
，
再
經
過
高
超
的
製
琴
大
師
，
方
能
成
為
大

器
。

詹
姆
斯
．
卡
梅
隆
憑
借
鴻
篇
巨
製
《
阿
凡
達
》
打
破
了
他
所
拍
攝
的
前
一
部

影
片
︱
︱
《
鐵
達
尼
號
》
創
下
的
十
二
年
票
房
紀
錄
，
成
為
世
界
電
影
史
上
新
的

里
程
碑
，
《
神
話
》
的
現
實
版
。

有
人
問
獲
得
空
前
成
功
的
卡
梅
隆
是
如
何
打
造3D

大
片
《
阿
凡
達
》
的
。
卡

梅
隆
平
靜
地
說
，
有
的
人
認
為
我
用
了
十
二
年
時
間
完
成
《
阿
凡
達
》
，
實
際
上

，
準
確
地
講
，
我
是
用
了
十
四
年
時
間
。
我
先
用
了
五
六
年
時
間

做
深
海
紀
錄
片
拍
攝
和3D

技
術
實
驗
，
目
的
是
為
了
完
善3D

攝

影
技
術
。
第
二
件
事
就
是
說
服
全
球
的
各
大
電
影
院
線
安
裝3D

放
映
設
備
，
為
此
，
也
用
了
數
年
時
間
。
這
些
工
作
都
做
好
之
後

，
剩
下
的
就
是
跟
所
有
的
主
創
人
員
殫
精
竭
慮
的
拍
攝
了
。

可
以
說
，
卡
梅
隆
是
在
用
畢
生
的
精
力
來
完
成
這
部
巨
作
。

而
所
有
的
付
出
在
他
五
十
五
歲
時
獲
得
了
回
報
。
這
如
同
進
行
一

場
漫
長
的
馬
拉
松
，
要
到
達
終
點
，
除
了
目
標
明
確
，
用
心
專
一

，
還
要
有
持
之
以
恆
的
決
心
和
耐
力
。
時
間
會
成
就
堅
韌
不
拔
的

人
，
也
會
讓
意
志
怠
惰
者
功
虧
一
簣
。
能
用
十
幾
年
時
間
去
準
備

一
件
事
的
人
沒
有
理
由
不
會
受
到
成
功
之
神
的
眷
顧
與
垂
青
。

前
不
久
，
在
中
國
嘉
德
二
○
一
○
拍
賣
會
上
，
國
畫
大
師
張

大
千
的
晚
年
巨
幅
絹
畫
《
愛
痕
湖
》
以
人
民
幣
一
點
○
○
八
億
元

的
天
價
成
交
，
這
是
中
國
近
現
代
書
畫
首
次

突
破
億
元
價
格
。
同
時
，
這
一
價
格
也
創
出

張
大
千
個
人
作
品
成
交
新
紀
錄
，
成
為
中
國

近
現
代
書
畫
市
場
價
格
新
的
里
程
碑
。
讓
人

驚
嘆
之
餘
，
不
禁
欣
羨
這
位
享
譽
世
界
的
畫

壇
巨
匠
，
簡
直
握
有
一
枝
點
鐵
成
金
，
化
腐

朽
為
神
奇
的
神
筆
。
而
在
這
登
峰
造
極
的
藝

術
功
力
之
後
的
，
其
實
是
張
大
千
幾
十
年
默
默
無
聞
，
披
沙
揀
金

的
磨
礪
。
為
了
提
高
畫
藝
，
張
大
千
傾
盡
家
資
，
手
握
畫
筆
在
熒

熒
燭
光
下
，
以
苦
行
僧
般
的
精
神
在
敦
煌
莫
高
窟
中
面
壁
三
載
，

臨
摹
完
所
有
壁
畫
作
品
。
浩
瀚
深
邃
的
東
方
藝
術
之
美
讓
他
畫
筆

靈
動
，
神
采
飄
舉
，
輕
輕
一
揮
便
技
驚
世
界
。
因
此
才
能
數
載
辛

苦
無
人
問
，
一
舉
成
名
天
下
知
。

網
絡
新
銳
作
家
當
年
明
月
，
以
四
冊
的
《
明
朝
那
些
事
兒
》

狂
售
一
百
萬
冊
，
成
為
版
稅
過
千
萬
，
名
列
中
國
當
然
作
家
富
豪

排
行
榜
前
五
的
實
力
派
新
人
。
而
芸
芸
眾
生
眼
中
，
他
少
年
得
志

，
名
利
雙
收
，
而
又
有
多
少
人
了
解
這
位
枯
燈
夜
讀
十
五
年
的
苦

行
僧
、
獨
行
俠
。
他
從
十
一
歲
就
開
始
讀
《
古
文
觀
止
》
，
求
學

期
間
每
晚
上
兩
小
時
的
歷
史
閱
讀
，
雷
打
不
動
，
除
了
高
考
期
間

停
了
兩
個
月
。
就
這
樣
讀
完
了
中
華
書
局
標
點
的
那
套
綠
皮
《
二

十
四
史
》
。
工
作
後
，
除
了
上
班
就
是
讀
書
，
沒
有
別
的
愛
好
。
用
他
自
己
的
話

說
，
那
十
幾
年
，
一
直
沒
有
朋
友
，
但
因
為
讀
書
，
讓
他
覺
得
自
己
很
強
大
。
他

是
如
此
的
一
個
寂
寞
書
生
。

蘇
軾
在
《
晁
錯
論
》
中
寫
道
：
古
之
立
大
事
者
，
不
惟
有
超
世
之
才
，
亦
必

有
堅
忍
不
拔
之
志
。
陸
游
對
自
己
學
詩
、
寫
詩
一
生
的
心
得
體
會
，
曾
寫
過
一
首

詩
：
六
十
餘
年
妄
學
詩
，
功
夫
深
處
獨
心
知
；
夜
來
一
笑
寒
燈
下
，
始
是
金
丹
換

骨
時
。
成
功
路
上
，
山
水
迢
遞
，
風
塵
漫
漫
，
但
都
是
﹁初
極
狹
，
才
通
人
﹂
，

而
過
來
的
都
是
虔
誠
人
。

業
界
有
一
條
關
於
鑒
別
紫
檀
真
偽
的
心
得
，
其
中
一
點
強
調
了
手
感
的
重
要

性
，
一
般
說
來
，
凡
能
夠
掂
紫
檀
物
件
的
數
量
超
過
八
百
件
，
手
感
就
有
了
。
並

且
說
，
手
感
是
只
可
意
會
不
可
言
傳
的
。
對
此
感
觸
良
深
。
其
實
做
什
麼
事
都
是

殊
途
同
歸
的
，
能
不
能
成
功
，
就
看
能
否
鍥
而
不
捨
，
用
心
專
一
。
只
要
立
定
決

心
，
用
畢
生
精
力
來
做
一
件
事
，
那
麼
就
沒
有
做
不
好
的
。
這
句
話
應
該
不
是
誑

語
，
姑
請
君
聽
之
，
行
之
。

最近聽韓國
朋友說，十九歲
的韓國少年安秉
勳，在二○一○
年八月參加美國
業餘高爾夫球錦

標賽中一舉奪冠，成為美國有史以來
在該項比賽中第一次獲得冠軍的高中
學生。尤其引起我關注的是，安秉勳
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叱咤中國乒壇的女
國手焦志敏和韓國乒壇名將安宰亨的
兒子。回到家中，我們從網上找到安
秉勳奪魁後與爸爸、媽媽的合影，瞬
間十七年前中國駐韓國使館的國慶招
待會的情景出現在我眼前。那次焦志
敏夫婦帶着兩歲的兒子小秉勳來參加
招待會，記得小秉勳一進大廳就撒開
媽媽的手到處亂跑，害得焦志敏在後
面緊追。當時我們都親切地叫他 「小
不點兒」，沒想到現在他竟長成身高
一米八六、體重九十六公斤的男子漢
，而且也像他的父母一樣，成為體壇
明星。

看到今日秉勳長大，不由得讓我
思念起他的母親焦志敏。這位美女運
動員一九六三年出生在中國黑龍江伊
春市，她從小喜愛乒乓球運動，後來
經過艱苦磨練進入國家隊，一九八四
年在全運會上異軍突起，一舉奪得全
國冠軍，站上最高領獎台。此後她在
國內比賽和國際比賽中，繼續發揮出
色，多次戰勝名將，取得優異成績。

焦志敏與韓國男選手安宰亨相識
於一九八四年的一次國際比賽中。其
實，安宰亨這個沉着的帥小伙兒，為
了接近焦志敏，早就不聲不響地開始
學起了中文。在當時，這段 「跨國之

戀」遇到了重重困難，後來在國際乒聯主席荻村和國際
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的幫助下，終於在一九八九年末完
婚。焦志敏遠嫁韓國，成為中韓友好關係的一段佳話。

焦志敏長於乒乓技術，本來可以作國家隊教練，但
為了避嫌，幾經周折，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離開她心
愛的乒乓球枱。那之後不久，應韓國影視界的邀請，她
參加了電視劇《兒媳婦三國志》的拍攝。這是一部喜劇
片，表現中日韓三國兒媳婦的不同性格，韓語已經說得
不錯的焦志敏在劇中飾演中國兒媳婦，以她秀美的外貌
和開朗的個性獲得韓國觀眾的好評。本來就喜歡她的鄰
里大爺大媽們都把她當成自己家的兒媳婦，焦志敏一下
子在韓國出了名。

我和先生在韓國任職期間，曾邀請焦志敏夫婦帶着
兒子來使館做客並共進晚餐，也曾趁她來使館辦簽證之
機，約她與使館女性見面、聊天。一九九八年我們離任
回國，焦志敏還來使館為我們送別。說來也巧，那之後
在一次去漢城的飛機上，我們又與焦志敏相遇。交談中
得知，她為給家鄉做些事情，正在商業領域開闢自己的
事業，經常來往於中韓之間。後來還聽說，她在北京創
建了 「全天通信息諮詢公司」，把韓國的手機彩鈴業引
入中國市場。二○○四年，她作為公司代表，引領一百
多名員工，實現了三百多億人民幣的銷售業績，成為韓
國知名實業家。

不久前，焦志敏又接受韓國濟州島之邀，成為濟州
島 「宣傳大使」。原來她與濟州島有着特殊的緣分，她
與安宰亨曾在這裡度過新婚之夜。焦志敏說，她現在
「愈加感到促進韓中友好交流的責任」，她願向更多中

國人宣傳濟州島，吸引更多中國遊客去那裡旅遊，作一
個 「連接中韓兩國的橋樑」。

當焦志敏得知兒子獲得冠軍時激動得夜不能寐，她
說 「這是韓國的光榮，也是中國的光榮」。她想，自己
的事業正在蒸蒸日上，兒子又成為體壇名人，她這個昔
日的名人今又成為名人的母親。她感慨地說，這一切
「丈夫安宰亨功不可沒」，是他支持了自己的事業，又

是他辭掉在韓國的工作，幾年來含辛茹苦，甘願去美國
作兒子的陪練，終使兒子獲得成功，他還要把兒子培養
成 「世界級的高爾夫球手」。焦志敏不無驕傲地說：
「我嫁給他時，就感到他是一個好男人，和他在一起會

幸福。現在，從他對兒子的培養上看，他是一個有很強
責任心和犧牲精神的人。」

我已多年沒有見過焦志敏，但我欽佩他們一家人的
奮鬥精神，為了家庭，為了國家，他們爭得了莫大的榮
譽。衷心祝願他們在新的一年生活幸福，事業有成。

聖誕新年之前，紙片如雪片似
地飛來。當然，平日的 「垃圾郵件
」也不少，什麼信用卡批准啦，車
行減價啦，衛星電視和上網特價啦
。不過年底的郵件又另有特色。

首先是鼓勵大眾購買節日禮品
的各種商品目錄多，配着聖誕特有的紅綠色系，格外
光鮮喜慶。

二是各種拉贊助捐款的信件大大增加，從紅十字
會、救世軍到預防乳癌基金會，當然本人的母校、工
作單位也頻頻來信，鼓勵捐款。

年底集資當然是有道理的。節日期間，大家心情
愉快，容易發揮友愛精神，慷慨解囊。再說，給慈善
機構和非盈利性單位捐款可以減少個人所得稅，只是
捐款必須在年底以前付出，所以這些求捐助的信也趕
在年底前寄到。

有些鼓勵捐資的廣告還相當別具匠心。比方說，
有個叫 「國際小母牛組織」（Heifer International）的
慈善機構，專門集資為世界各國貧困的農牧民提供牛
羊豬的幼畜和糧食樹木的種籽，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他們的要求是一旦接受了這樣的資助，受益人接下來
就要把這個傳統保持下去，通過自己的力量也去幫助
一個有需要的家庭。

我最喜歡收到的紙片是賀卡。自從網絡通行之後
，提筆寫信的人越來越少。現在拜年也可以通過網絡
，寄上電子賀卡和伊梅兒。我很贊成這種環保的恭賀
新禧的方式。

記得有一次在超市買東西，給顧客打包的是個伶
牙俐齒的打工高中生，他的問話是 「你想砍倒一棵樹
還是嗆死一條魚？」意思是想要用紙袋還是塑料袋。
美國人在紙張方面的浪費非常驚人，那些廣告、目錄
、垃圾信，每年不知要砍掉多少樹才能製作呢。所以
，方便簡潔而環保的節日風俗值得提倡。

可是，另一方面，在電子通訊盛行的當代，真能
拿起筆來寫上一些字彷彿成了非常特殊、難能可貴的
事了。所以，美國人要親手寫感謝卡、生日卡、賀年
卡，哪怕是有預先印好的統一信件，也要再添上幾個
手寫的字，以示對收信人另眼相看：這是一種表示重
視對方，給予對方特殊待遇的方式。

這倒也印證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說法

：在機械化、複製品盛行的後現代社會，只有原版的
古典藝術品才有那種獨一無二的 「光澤」（aura）。

我其實不是 「古典主義者」，對於手寫的卡片信
件並沒有美國人特有的那種文化敏感。不過，逢年過
節接到朋友的問候，了解他們過去一年的情況，總還
是令人高興的事。

現在收到的賀卡不外三種：一是工作性質的，比
方說有過交往的出版社、研究機構，我們的校長會給
（部分）教師寄賀卡，系裡有一位日文同事也非常有
禮貌地寄賀卡；二是商業性質的，像自己的銀行、保
險公司、牙醫和眼科醫生，過年都會有賀卡，是感謝
光顧的意思吧；三是私人交往，有過去和現在的學生
、同事、和朋友。

這第三種賀卡，有時是感謝信性質的，譬如我為
他們寫過推薦信的學生。有時是一年中罕通音信，可
是心目中還是把彼此當作朋友的人寄來的近況報告。
有時還有非常意外的賀卡，由某個幾乎沒有印象或是
很久沒聯繫的人寄來。真是秀才人情紙上見。

（上）

上個周末，我們的朋友薩賓娜為了
慶祝她的四十歲生日，特意在一家飯店
包了一個大廳開晚會，她請的多是和她
年紀相仿的中年人，大家都有家有事業
，平日裡很忙，少有跳舞的機會和時間
。那天晚宴之後，音樂的聲量大了起來

，但多數的客人只是交談，跳舞的寥寥無幾。
臨近午夜的時候，DJ 開始放起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

老歌，隨着 Falco 的 「Rock me Amadeus」，Nena 的
「99Luftballons」以及 Trio 的 「Da da da」等 「新德意

志浪潮」的經典曲目的響起，空氣中好像被突然注入了興
奮劑，很多人開始摩拳擦掌，在激烈高昂的旋律中，人們
紛紛離開座位，躍入舞池，氣氛變得空前熱烈，大家邊跳
邊唱邊笑，一時間，彷彿時光倒流、青春重現，我們又都
回到了那遙遠的少年時代。

這些歌我雖然也很熟悉，但我不是聽着這些歌長大的
，所以一開始並不為之所動，直到 Modern Talking 的
「Brother Louie」響徹大廳的時候，我的心也跟着激動

起來。在八十年代末的中國內地，這首歌被翻唱為 「路燈
下的小姑娘」，傳遍大街小巷。我那時剛上高中，經常和
同學一起聽着這歌練習米高積遜的 「月球漫步」，只是那
時候我並不知道Modern Talking是德國的一個雙人樂隊

，但是對他們的曲目如 「You are My Heart， You are
My Soul」、 「Cheri，Cheri Lady」等都非常熟悉。時隔
經年，忽然之間在 Modern Talking 的故鄉聽到自己的
「故曲」，那感覺怪異卻又親切。

當然，我上中學的時候，對外文歌曲也就是聽一聽、
唱一唱，說不上有多迷戀。我和我的同齡人一樣，最喜歡
的還是中文的流行音樂。那時的中國，在音樂和電影的發
展上非常迅速—— 一九八三年鄧麗君的歌還被看作是
「靡靡之音」，屬於 「精神污染」的範疇；到了八六年之

後，崔健、費翔、齊秦、蘇芮、張學友等等內地和港台的
歌星就已經開始紅遍大江南北；在電影上，從青澀單純的
《小花》到熱情奔放的《紅高粱》中間相隔不到十年的時
間。

可惜，我九十年代初剛剛二十出頭的時候就離開了中
國，所以對後來國內樂壇影壇的發展沒有太多的了解。記
得我走的時候，我母親恨不能把春夏秋冬的衣服和所有能
想得到的日常用品從針頭線腦到膠布退燒藥等都給我帶上
，就這樣，我還是在已經裝得滿滿的大箱裡硬給塞進去了
一隻鞋盒，裡面是我喜歡的歌手的卡帶，有譚詠麟、張國
榮、王傑、童安格以及當時的 「四大天王」等；還記得我
到德國第一次打暑假工之後，將收入的七分之一拿出來買
了一台小型的立體聲音響，儘管那時還不能保證以後頓頓

都有飯吃，但是沒歌聽是斷斷不行的，那可是精神食糧
啊。

隨着時日的加深，那些風花雪月的情懷漸行漸遠，我
也慢慢過了聽着傷感的情歌胡思亂想的年齡。後來雖然也
有很喜歡的樂隊或音樂，但都談不上癡迷，可聽，也可以
不聽。但是偶而，在不經意之間忽然聽到老歌，那感覺仍
是無比的親切。譬如今年年初的時候，在春節晚會上重新
看到小虎隊，我心裡充滿了久違的喜悅與感慨，有趣的是
，我的孩子們竟然也喜歡上了這 「三隻老虎」。對於他們
，我們一家四口的反應是這樣的：

兒子的反應：中間那個虎最帥，我也要那樣的髮型！
女兒的反應一：霹靂虎結婚了嗎？反應二：這歌詞不

對呀，怎麼還不知道人家叫什麼名字就愛上人家了？
（ 「告訴我 What is your name? 接受這邀請函，I love
you……」）

孩子媽的反應：蘇有朋好帥啊！（眼神迷離……）
孩子爸的反應一：中國政府當初沒把他們禁了？反應

二（看了孩子媽一眼）：他們真的和你一般大？（當媽的
聞言，趕快跑到廁所去照了照鏡子，立即打消了琢磨人家
蘇有朋的念頭……）

看到那些曾經喜歡甚至崇拜過的偶像，如今也和自己
一樣眼角爬上了皺紋；想到有些曾如此風華絕代的巨星如
張國榮和梅艷芳竟然已經不在人世了，我相信誰都會有歲
月如斯的感慨。

有一項調查表明，人少年的時候喜歡什麼樣的音樂或
歌曲，到老了還是會喜歡，因為它們把人帶回到自己的青
葱歲月，隨着熟悉旋律的響起，那些遙遠的不安與期待又
重新變得觸手可及，這些老歌，是青春的見證；而對唱響
這些歌的人，我們應該永遠心存感激，因為正是他們，陪
着我們走過了難忘的青葱歲月。

一生做好一件事 劉文波

多
彩
人
生
焦
志
敏

言

青 年輕的歌 林中洋

二〇一一年一月九日 星期日

簡
樸
之
極
的
﹁情
話
極
品
﹂

幾
年
前
，
有
位
年
輕
朋
友
告
訴
我
，
一
段
﹁舊
戀
歌
﹂
正
在
戀
人
中
傳

唱
：

我
行
過
許
多
地
方
的
橋
，

看
過
許
多
次
數
的
雲
，

喝
過
許
多
種
類
的
酒
，

卻
只
愛
過
一
個
正
當
最
好
年
齡
的
人
。

這
一
小
段
著
名
情
書
，
是
現
代
大
作
家
沈
從
文
寫
給
江
南
女
子
張
兆
和

的
。
該
信
被
譽
為
﹁飄
逸
情
話
極
品
﹂
。

沈
從
文
生
於
湖
南
鳳
凰
小
城
，
僅
有
小
學
文
化
學
歷
。
張
兆
和
則
出
自

蘇
州
一
望
族
，
張
家
共
有
十
個
子
女
，
其
中
四
人
才
貌
雙
全
，
有
﹁姑
蘇
四

花
﹂
之
稱
，
張
兆
和
排
行
老
三
。

一
九
二
九
年
秋
，
沈
從
文
被
上
海
中
國
公
學
校
長
胡
適
聘
為
講
師
，
主

講
中
國
文
學
，
在
此
校
認
識
了
學
生
張
兆
和
。
沈
對
張
一
見
鍾
情
，
當
時
就

感
覺
﹁彷
彿
有
一
種
奇
異
的
光
﹂
，
在
這
位
女
子
﹁周
邊
蕩
漾
﹂
。
張
兆
和

的
追
求
者
甚
眾
，
她
都
不
為
所
動
。
沈
從
文
對
她
窮
追
不
捨
，
情
書
一
封
接

着
一
封
，
而
張
兆
和
則
﹁頑
固
地
不
愛
﹂
此
人
，
但
久
而
久
之
，
感
到
招
架

不
住
，
遂
拿
着
沈
寫
給
她
的
情
書
，
告
到
胡
適
那
裡
，
不
料
這
位
校
長
看
信

後
，
笑
嘻
嘻
地
說
：
﹁沈
先
生
頑
固
地
愛
你
﹂
，
而
張
兆
和
呢
，
則
憤
憤
地

回
了
這
樣
一
句
：
﹁我
卻
頑
固
地
不
愛
他
！
﹂

後
來
，
在
張
兆
和
二
姐
張
允
和
撮
合
下
，
沈
從
文
不
斷
尋
找
﹁藉
口
﹂

到
張
府
，
去
賴
見
張
家
三
小
姐
，
並
遵
巴
金
﹁書
香
贈
佳
人
﹂
之
囑
，
給
心

上
人
帶
去
許
多
佳
作
，
其
中
包
括
列
夫
‧
托
爾
斯
泰

、
陀
思
妥
耶
夫
斯
基
、
屠
格
涅
夫
等
俄
羅
斯
大
文
豪

的
作
品
集
（
英
文
版
）
。

一
九
三
三
年
，
沈
從
文
與
張
兆
和
在
北
平
中
央

公
園
（
今
北
京
市
中
山
公
園
）
舉
行
了
婚
禮
。
他
婉

拒
了
岳
父
大
人
豐
厚
的
錢
財
饋
贈
，
與
愛
妻
住
在
一

個
幾
乎
家
徒
四
壁
的
陋
室
裡
。
院
內
種
有
槐
樹
、
棗

樹
各
一
，
沈
從
文
便
把
其
家
稱
作
﹁一
槐
一
棗
廬
﹂

。
這
位
大
作
家
多
次
把
張
兆
和
刻
畫
到
自
己
的
作
品

裡
，
其
中
有
篇
小
說
叫
《
三
三
》
，
用
的
就
是
這
位

張
家
三
小
姐
的
昵
稱
。

從
熾
熱
戀
情
到
不
渝
親
情

只
因
有
你
在
地
上
牽
線
，

才
能
放
我
到
天
外
飄
浮
。

這
樣
的
一
念
相
牽
，
鳥
所
不

見
—
—沿

着
裊
長
的
北
緯
或
東
經
，

彼
端
的
一
提
一
引
，

即
便
是
最
輕
，

都
會
傳
到
脆
薄
的
遊
魂
。

…
…

這
首
《
風
箏
怨
》
為
旅
居
台
灣
的
中
國
當
代
詩

人
余
光
中
所
作
，
被
認
為
是
其
情
詩
精
品
。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初
，
詩
人
在
英
國
、
巴
西
等
地
講
學
，
一

連
數
月
而
不
得
見
愛
妻
范
我
存
，
便
情
思
湧
動
，
獻

詩
一
首
。

范
我
存
是
余
光
中
的
表
妹
，
二
人
於
一
九
五
六

年
在
台
灣
成
婚
。
夫
人
出
自
書
香
門
第
，
但
婚
後
默

默
無
聞
，
甘
於
當
﹁五
人
（
四
女
兒
加
丈
夫
）
保
姆

﹂
、
家
中
﹁內
政
大
臣
﹂
、
﹁外
交
部
長
﹂
，
為
的

是
讓
夫
君
能
潛
心
創
作
。
二
人
半
個
多
世
紀
的
情
史

，
一
直
為
人
津
津
樂
道
。
這
不
僅
因
為
余
光
中
在
當

代
中
國
詩
壇
的
地
位
，
而
且
因
為
夫
妻
二
人
情
感
一

直
甚
篤
。

據
有
人
統
計
，
在
余
光
中
所
寫
的
八
百
多
首
詩

中
，
情
詩
約
佔
八
分
之
一
，
都
是
寫
給
范
我
存
的
。
范
小
姐
那
淡
褐
色
的
雙

眸
，
象
牙
白
般
肌
膚
，
在
詩
人
早
年
寫
的
《
咪
咪
的
眼
睛
》
、
《
當
寂
寞
來

襲
時
》
等
詩
中
，
曾
一
再
浮
現
。
在
他
晚
年
所
作
的
《
風
箏
怨
》
、
《
停
電

夜
》
、
《
削
蘋
果
》
等
詩
中
，
夫
妻
兩
人
暮
年
相
依
相
偎
的
親
情
，
比
起
當

年
那
火
一
般
的
戀
情
來
，
似
更
濃
烈
。
當
被
問
及
寫
情
詩
︱
︱
﹁情
書
﹂
的

秘
訣
時
，
余
光
中
迴
避
直
答
，
而
是
﹁旁
敲
﹂
愛
與
美
之
差
異
：
﹁愛
發
生

在
現
實
之
中
，
而
美
則
只
可
遠
觀
不
能
近
玩
。
水
中
的
倒
影
總
比
岸
上
的
實

景
更
迷
人
。
﹂

當
被
問
及
婚
姻
之
道
時
，
詩
人
答
得
很
有
哲
理
：
﹁家
是
講
情
之
地
，

非
講
理
之
處
。
夫
妻
相
處
靠
妥
協
，
婚
姻
既
是
一
對
一
的
民
主
，
又
是
一
加

一
的
自
由
。
﹂
有
人
評
稱
，
余
光
中
與
范
我
存
婚
姻
之
穩
固
、
幸
福
，
源
自

於
上
述
這
句
余
氏
妙
語
。
該
論
者
還
感
歎
於
這
些
妙
語
之
﹁反
面
﹂
：
世
人

多
把
婚
姻
當
講
台
，
公
說
公
有
理
，
婆
說
婆
有
理
，
最
後
只
能
對
簿
公
堂
，

勞
燕
分
飛
；
又
有
人
把
婚
姻
當
戰
場
地
，
你
給
我
一
刀
，
我
刺
你
一
劍
，
睚

眥
必
報
，
最
後
也
只
能
落
得
個
兩
敗
俱
傷
，
雙
雙
走
出
﹁圍
城
﹂
。

情
書
分
狹
義
、
廣
義
兩
大
類
。
前
者
專
指
戀
人
之
間
的
書
信
魚
雁
傳
情

。
後
者
則
廣
泛
得
多
。
從
主
體
上
看
，
既
可
以
是
戀
人
，
也
可
以
是
夫
妻
、

情
人
；
從
呈
現
形
式
上
看
，
既
可
以
是
書
信
，
也
可
以
是
詩
詞
、
電
子
郵
件

、
手
機
短
信
；
從
時
間
上
看
，
既
可
以
是
兩
人
都
在
世
，
又
可
以
是
陰
陽
間

人
各
一
方
。
兩
三
千
年
來
，
我
國
的
情
書
自
《
詩
經
》
始
，
至
今
流
傳
不
息

，
貫
穿
於
各
個
朝
代
、
時
代
，
其
精
品
日
積
月
累
，
沉
澱
於
文
苑
深
處
。
只

要
有
人
在
，
愛
情
之
火
就
不
會
熄
滅
，
而
情
書
作
為
其
﹁潤
滑
劑
﹂
，
將
永

遠
留
傳
於
世
。

（
下
）

古今情書拾趣 李景賢

我在網上讀到這題目時
，嘴角泛起調皮的微笑。出
諸自甘淡泊的文人之手，內
容可猜出十之七八。當然不
算精準，二十多年前一位名
記者在報上連載《二十一點

必勝術》，我有一天讀這專欄，他抖出以下 「秘
笈」：先收買莊家，以點頭，加暗示的手勢，讓
莊家明白： 「我替你另開一攤，我代下的注，贏
了都歸你。」賭上一段時間，便去廁所和莊家碰
頭，交錢。往下，當然是聯手作弊。我讀完，冒
了些冷汗，真怕這位在七十年代以長篇政論佔領
大陸讀者最多的《參考消息》版面的王牌記者，
興致大發時寫《發財必勝術》，他未必教人以電
鑽從隔壁鑿銀行的保險櫃庫，但怕是別的邪門，
如透支信用卡然後宣告破產之類。

這回我猜中了──不賭。這當然是顛撲不破
的。不過，我還是認為，這類 「必勝術」，說着
玩，或作為發泄未嘗不可，但還是以不進賭場為
宜。除非賭場切實保障言論自由，你可大搖大擺
地面對貴賓廳的豪客，聲討賭博之三大或八大危
害。你既然無力阻止人賭博，自家更不想破財，
那麼，角子機旁邊的自助餐廳裡，那些龍蝦和帝
王蟹，最好敬而遠之。潔身自好，是不高的要
求。

由此聯想到一件事，某大機構的幾位青年小
職員，為了好奇隨老闆去高爾夫球場揮桿，因為
沒按規矩付球童小費（通例是一百元），遭到白
眼。於是小職員們氣呼呼地罵天地不公。我對此
有異議。打高爾夫如進賭場，並非生活的必需，
也沒有哪個用槍頂着腦門強迫。不去，就維持了
尊嚴。進美國的餐館，倘若消費了二百元，卻沒
按規矩付給侍者百分之十五的小費，那麼，顧客
離開時，背部落滿冰冷的眼光是活該。道理一焉。

禮
物

馮

進

賭場必勝術
劉荒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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